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文
链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47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69：禤健聪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image: C:\Users\shensicong\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tcmyc590ng7f21\FileStorage\Temp\dbef4c97d11a0c0b4ab72846652fac0c.jpg]
禤健聪，广东三水人。1997-2006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完成本、硕、博阶段学习，从陈伟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7月至今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现为语言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

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出生在农家，儿时的生活简单而惬意。中学到县城念书，从此离家寄宿。中学六年，学习按部就班，比较用功但不算刻苦，没有远大的梦想和确定的目标，也没有明显的压力和太大的动力。高考填报志愿，学校礼堂里挂满了各大高校的招生宣传海报，名目繁多但语焉不详，图文并现却虚实难辨。比如中山大学的海报，有一幅以校训为主体的校园实景图，校训后是参天大树掩映下的绿瓦红楼，地下一层半隐于草丛，我当时以为，楼后会是一片密林。后来当然知道了，这是怀士堂，所谓的后面才是正面，一片开阔的草坪。
选报中山大学，是因为在广东招生规模大，落榜风险低；填报的几个专业，都是自以为看得懂名称的，文科。最后录取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全年级只有两个班，据说甲班由第一志愿录取生源组成，我在乙班。
记得入学后一次领导训话，告诫我们不要自大自满，系里著名学者众多。没搞懂领导言出何因。同学中确实能人不少，吹拉弹唱，各擅胜场。我呢，大一写作课，前两三次作业，都是60分上下，可见一斑。
转眼就是两年。生活学习，依然按部就班，成绩中上，能拿到奖学金。写作总算可以文从字顺了，但对文学始终提不起兴趣。有关容商二老和古文字学重镇的种种，入学后就不时有所耳闻，但形成不了强烈印象。
大二下学期开始，修读了一系列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类选修课，包括黄文杰老师的“文字学”、谭步云老师的“汉字文化研究”、陈炜湛老师的“古文字学”、陈伟武老师的“出土文献概论”。“文字学”课作业要求抄写常用小篆部首，我把540部抄了一遍。“汉字文化研究”课程作业标注了参考文献，谭步云老师批曰“属凤毛麟角者”。“古文字学”课上，因为提前读过一遍《古文字学纲要》的甲骨文选读，陈炜湛老师出示的自书商王卜雨之辞条幅，除了“允”字，我都认出来了，最后蒙老师补落款后见赠。“出土文献概论”课上，凡引用到的出土文献都由陈伟武老师在黑板上隶定写出，记得有一次课上替被提问的同学认出了“[image: ]”字，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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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湛老师课上所赠商王卜雨之辞条幅，落款岁次有笔误（1999）
从此，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因为“古文字学”课上受到鼓励，我申请由陈炜湛老师指导，完成了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老师逢年过节都会请我们几个学生吃饭，而且一定有酒。按老师的说法，文章要写好，酒也要喝好，当然，最好字也写好。惭愧的是，虽历经熏陶，我的酒量并未见长，文章和字也水平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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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前夕，诸同学与陈炜湛老师合影于康乐园（2001）
系里每年有大量的研究生推免指标，推免条件，除了学业成绩靠前，还要大学英语四级优秀或六级通过，于是我就没有资格了。我本来并没有读研的强烈愿望，这下反而想试一试。十月开始复习，前面两个多月恶补英语和政治，最后两周复习语言学专业课。初试顺利通过，如果没记错的话，英语考了67分。复试专家是陈伟武、黄文杰、郑刚三位老师。黄老师问的是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的异同，郑老师让认读一篇秦汉文字材料，陈老师要求简述即将百年诞辰的商承祚先生的学术成就。回答得并不好，比如“古文字学四少年”就没全列举对。但总算是通过了。
同届古文字学方向研究生4人，都由郑刚老师指导。第一年郑老师在国外访学，我们分别被安排给陈伟武、黄文杰两位老师代管。第二年，刚开过题不久，系里有一个申请提前攻博的机会。记得那天正挤在45路公交车上晃荡着回学校，接到郑老师打来的电话，问我要不要报。那就试试吧！最后侥幸获批准，蒙陈伟武师收在门下，转为博士研究生。2001年9月到2003年8月这段经历，只有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出具的一张A4纸打印的说明，每次填简历，都需要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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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与陈伟武师合影于长白山（2008）
硕博阶段的学习，有幸把曾宪通、陈炜湛、张振林、孙稚雏、唐钰明等先生的课都听了一遍，我可能差不多是最后一批能把先生们的课听全的学生了。陈师的指导，则多半是伴着功夫茶香进行的。每次到老师家，喝着功夫茶，吃着各种零食，听着老师讲学林掌故和读书心得，那是最好的享受。
中大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传统，是给学生以很大的自由空间，强调学生个人的读书领悟，当然也特别需要学生的自觉。师长们对学生都很关照，几乎每门课结课时都有饭吃，陈炜湛和孙稚雏老师还赐赠墨宝。
读研期间，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是参与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项目。此前曾应要求写过一篇《在集释中成长》，兹转录如下：
由曾宪通先生和陈伟武师共同主编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历时十五年（2003-2018），终告功成。我有幸追随师长，全程参与，获益良多。参加《集释》编撰，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最重要经历。
记得第一次参加《集释》的课题会，是2003年6月5日，会议在文科大楼二楼当时的古文字研究室/资料室举行，参加者除了曾先生、陈师和其他几位老师，还有几位在读研究生，包括陈斯鹏、赵立伟、杨冰、田炜和我。那时我还在硕士二年级，刚获得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等待9月份转为博士研究生。当天的日记里，我做了简要记录：
早上参加研究室的课题会，20万的校重点项目，战国出土文献字词通释，11人参加，任务已经落实，我协助收集战国金文材料，如何搞法还不清楚，但对我来说，也算是机遇和挑战，希望这未来的三年能够认认真真地完成一些事。

《集释》（项目最初的选题，是中山大学“985”重点资助项目“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通释”，后来，由曾先生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2003年度立项，遂据后者确定为“集释”。）是集体合作的结晶，编撰过程大体经历了两次分工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分工按战国文字品类收集著录及考释论著，按字头词头制作集释卡片；第二阶段是分工按卷汇总不同文字品类的集释卡片，按字头词头爬梳整理，捃择精义，酌加按断。我在第一阶段主要负责战国金文论著的整理，第二阶段原只负责卷二的编撰，后来又增加了卷一下，再后来又和石小力合作完成了卷十一。
两个阶段的经历都给了我很好的学术训练。第一阶段的工作，通过全面的著录情况摸查、研读和研究论著的收集、阅读、摘要，让我基本弄清楚了战国金文的基本情况，熟悉了有关研究的方法，对战国金文研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为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第二阶段的工作，让我学会贯通各种品类的战国文字资料，以出土文献与传世的战国文献相参证，促使我在比较中学会鉴别、甄别、评判不同观点的得失，提高学术研究的能力。从充分掌握材料和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到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分析评判并提出新见，无疑是学术成长的必经的两个阶段。
2019年4月27日，《集释》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师说，当年参加《集释》工作的若干硕博士生，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了。我就是其中之一。陈师的话，大概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集释工程浩大，耗时甚巨；二是集释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当年的一份材料曾对集释工作的经验做过如下总结：
（1）项目队伍老中青结合，以曾宪通教授为首，集合优秀中青年学者以及在读研究生，以老带新，在开展项目的同时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提高本学科点的科研实力。（2）建立每月例会制度，项目参与者定期聚会，交流研究经验，协调工作进度，讨论解决疑难问题，确保了项目研究按时、按质进展。
所言非虚。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阶段的分工外，我还承担过其他一些任务，2005年9月斯鹏兄到复旦做博士后研究后，我接手做每次例会的记录，后又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执笔拟定《集释》的体例，协调课题组成员的工作进展等。虽然2006年7月我就博士毕业到了广州大学工作，但有关工作大约还持续到2008、2009年，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又是另一方面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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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集中看稿（2015）
正是集释项目的维系，让我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未曾离开，也由此给了我很多鞭策，让自己能在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断前行。
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报道，说“国内研究古文字的核心学者不超过100人，教授、副教授级别的只有四五十人”。近见《“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则说目前“古文字研究领域专业队伍约200人，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50人左右”。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机会进入这二百人团？这些年古文字学界“后浪”奔涌，自己却兜兜转转，到今天，已不“青年”，更谈不上“卓有成就”。最后决定还是来应个卯，算是给自己一个鞭策吧！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如果从读研究生算起，我学习古文字将近20年了。然而很惭愧，并没有像样的代表作，也没有突出的研究特色。聊以自慰的是，能力虽有限，态度很认真，自己比自己，多少有进步。在填报某些材料时，对自己的研究（包括已做、在做和想做）有过这样的表述：
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偏重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切入，进行出土战国文献的文字特点考察和字词考释，进而解读文献；同时兼及岭南文献、粤方言史料的整理，亦关注广州地区语言生态研究。
还画了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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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归纳楚系简帛的用字习惯，对古文字典型个案做源流梳理。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专著《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作为研究的延伸，以“战国楚系出土文献用字差异及其时空层次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期望结合对楚文字字形结构特征的分析，探寻包括简帛在内的楚系出土文献用字的各种差异及其时代和地域特征，进而考索文字演变规律，分析文献时代先后和文本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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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古文字学年会期间，与郭永秉、田炜合影，广濑薰雄摄（2010）
二是以古文字新知释读传世古书疑难字词。以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为参照系，有助于揭示残存在传世古书中的古代用字习惯，从而解读出土文献或传世古书的疑难字词。如发表在《文史》上的《〈怀沙〉题义新诠》一文，利用新出土文献资料，对屈原作品《怀沙》的篇题题义做了重新诠释，指出本是“伤怀流徙”之义。有关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此外，还有一个一直在思考但没有实质开展的选题：古文字形体讹变与构形理据重组研究。以楚系文字为代表的战国六国文字省讹纷繁、异体杂呈，不少文字保留着从造字初形到最终省讹之形的完整演变序列，借助战国文字新材料可推动对古文字讹变规律的新认识。因字义演变造成的字形讹变和字形讹变的构形理据重组是两个互相关联有时候甚至是互为因果的过程，前者是因义变而造成形变，后者因形变而寻求重新表意的理据，两者所体现的都是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的形义关系的调整。利用新材料（新出战国文字材料）、通过新视角（探索字形讹变和构形理据重组实现形义关系重构）来研究古文字的形体讹变规律有可能取得突破。作为整个汉字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对古文字形体讹变的研究，可与其他历史时期的汉字发展状况研究贯通串联，深入揭示汉字发展的历史脉络。

3.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要勤做笔记，应该是普遍的共识。关键是笔记要做好分类，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习惯，搭建自己的资料体系，相当于建立起适合自己使用的小型资料库。
先要动笔写，才能有论文。文章不一定要等到思考周详了才来动笔，写作的过程往往能促进更深入的思考，有新的发现，甚至推翻原来的想法。有些问题不动笔写是发现不了的。
论文写出来，是为了分享观点、参与讨论，所以还是要尽量早日投稿。总是等等放放，再投稿审稿用稿，发表的周期可能就很长。论文如有不足，不妨留待同行批评。再者，很多学校对研究生毕业、对教师职称晋升和考核，都有论文的要求，这是刚需。当然，前提是论文首先得过得了自己那一关，对得起诚实和认真。如此，大概就不必“悔其少作”。
坚持己见和投其所好尽量找到平衡。不同刊物有不同的办刊宗旨和风格，根据目标期刊的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论文写法），也许是必要的，据说能提高命中率。论文被拒应该是平常事，至少对我来说是。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也许是审稿人的问题，不妨再思考再修改换个刊物再投。
很多学校会将期刊分为三六九等，虽然不太合理，但也并非全不讲理，总之现实如此。规则摆在那，只能尽量适应，真正的好文章，相信编辑是不会拒绝的。这样想，可能心里就舒服多了。

4.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业师陈伟武先生。老师为人治学的真髓，我并未能尽得，正如我喜欢功夫茶，却只作牛饮一样。但老师的教诲，和功夫茶的馨香一起，已深印在我的脑中。老师给我的“不推、不争”的毕业训勉，十几年来，未敢或忘。
读得最多的是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给学生推荐时，我曾说，此书的价值“不只在于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更在于提出了多少问题”。此外，比较喜欢读吴振武、赵平安先生的文章，简明扼要，说理清晰。

5.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主要讲讲自己的教训吧。以下两段话，是我在填报某个材料时的自我反思，供大家参考。
研究积累，陈寅恪先生曾言，“历史的新材料……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须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要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有更大的研究突破，要更多的文献积累，“厚积”很重要，读书需要沉潜，需要时间。
研究视野，过往主要从事汉语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接受传统语文学的学术训练较多。学术视野的拓展，须在遵循传统语文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更注意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念与方法；在专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研究外，最好还能涉猎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学科，从更广泛深刻的人文视角，揭示宗教传承、民族心理、民族历史、民族交往等对语言文字的影响。
此外，最好能多争取机会与学术同行交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自己算是一个反面典型，脸皮薄，不善言辞，用朋友的话说是有“社交恐惧症”，因此错失了很多向学术前辈和同行请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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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汉字学会第六届年会期间，与诸同门合影（2019）

6.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人脑记忆毕竟有限，数字化时代带来了信息检索的无限便捷。电脑终归代替不了人脑，研究者的视野、识见依然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入的关键，相信人文基础学科尤其如此。
对我而言，电子资源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一个移动硬盘就能冲抵好几个书架，省钱，省地，省力气。

7.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学术观点通过网络等非传统平台发表，也许并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特有现象。前辈学者友朋间书信往还、闲谈辩难，往往就会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实性质是类似的。只不过当下的网络空间使信息传播更快更广而已。这快和广的便利，当然应该充分利用，不同观点通过碰撞、互鉴，有利于加快研究的推进。
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学术观点一经发布，同行研究者就不能视而不见了，这应是最基本的原则。不过，我们也许不必太过执著于所谓的首发权。网络空间信息零散庞杂，很难要求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精力去一网打尽，只要不是故意隐匿遗漏，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无不可，如果虽持相同观点但论证角度和深度各有不同，那就更好了。据说当年上博简刚出来的时候，曾有人连夜写文章抢发，商承祚先生主张“不争天下先”，值得参考。
前辈学者为古文字研究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传统。古文字研究的圈子本来就不大，人人心中都自有一把尺，圈中各人的人品文品，相信都已在同行中形成口碑。

8.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每个人的境况际遇各有不同，能够心无旁骛静心读书当然最好，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感觉自己一直就没有过完全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时候，读研时有兼职，工作后的前面几年，主要精力在教学，等站稳了讲台，又接续有各种兼差，挤占了大量的时间。现在人到中年，上老下小，都需要照顾。学问是终生的志业，关键是能在纷繁世务中有所坚守，细水长流，日进有功。
我个人比较无趣，可谓百无一好。有时听听粤曲，但较少到现场观演，总觉得“曲不如旧”。平时基本上不锻炼，晚上或周末偶尔遛遛娃，到康乐园、珠江边或者老城的大街小巷闲逛。现在大女儿已经不太陪我玩了，期待小女儿不久后能接上班。不少师友或有颈椎、腰椎等的毛病，我暂时似乎还好，可能是自己不够用功，也可能因为多少有点底子，我曾是中文系末代系运会的跳远和三级跳远冠军，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感谢禤健聪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禤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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